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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声声叹秋风——刘长卿诗歌中的听象研究 

学生姓名：陈籽均 

指导老师：林志敏 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诗歌意象是在“意”的主导下，以“象”为其媒介的艺术造作，“象”以

其具感的特点感发读者。视听觉是“象”引起感官审美经验的主要途径。本文

的研究对象是刘长卿诗中的听象，听象是能唤起听觉心理表象的语象，刘长卿

在诗歌创作中使用了大量的听象，这些听象皆具有一定的心理表现性和社会代

表性。因此，为了对刘诗中的听象进行全面性的探讨，本文主要采用知人论世

法及现象学的观点，用以诠释刘诗中的听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以听

象为切入点，去对刘长卿的意象面貌作更为全面的考察。 

     本文第一章先以声源为据，将刘诗中的听象进行分类，并对各类听象所表

现出来的整体特征进行分析与概括。刘诗中的动物之声往往被置于在一幅萧疏

朦胧的背景中，使原本就无形的声音变得更加虚无缥缈，故谓“寒烟里的动物

悲啼”。刘诗中的自然之声，多为自然界中清澈空灵的细微声响，这些声响显

示了诗人对某些自然之声的偏爱，也反映出诗人的审美倾向，故谓“林泉内的

自然清音”。刘诗的人文之声，大多从未知的位置传出来，并且回荡于整个诗

中的环境，是一种在恍惚间听到的声音。另外，这种恍惚还体现在诗人徘徊未

定的心理上，在这种恍惚中形成的听象，本文称之为“恍惚间的人文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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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中还有一部分听象是无声的，诗人刻意强调物象的无声状态，反衬了自己

在寂静中心里的万千思绪，故称“无声中的千言万语”。 

     第二章主要论述刘长卿如何通过对景中之“声”的处理，来使其诗歌中的

听象得以反映或承载其复杂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融情于景的目的，以及探究

听象和视象在意象建构上的异同。第一，动静相衬、视听结合的手法使刘诗在

一静一动中，视听结合得到完善的表现，进而呈现出妙味无穷的境界。第二，

刘诗听象具有沉浸式烘托的功能。听觉的加入，使诗歌不只有单一的知觉感受，

使读者如临其境。第三，移情与通感是听象形成意象的主要途径之一，刘长卿

多用“寒”字来使听象人格化，进而承载主题情感。第四，刘诗听象往往是一

种内心的自我象征，大多为心理表象，并非实景。刘长卿借心理表象作为思想

的对应物，表达自己的心声。 

     第三章从听象去对刘长卿思想心态作较为深入的探析，其中有“衰世之哀

鸣”“孤寂的心声”“隐逸的呼唤”“佛禅之韵”。刘诗听象或直接性地表达，

或从侧面地反映这些思想心态，从而证明了听象的心理表现性与社会代表性。 

     作为组成意象的一部分，听象也以其不可忽略的作用，在刘诗中大放异彩。

刘长卿的听象既表现了个体，也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听象虽然在数

量上不及视象，但是在艺术表现上却丝毫不逊色，有时甚至比视象来得强烈。

因此，以声音为切入点去进行意象研究，并考察诗人意象风貌，是可行且有价

值的。 

 

 

【关键词】刘长卿、听象、诗歌意象、思想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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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刘长卿，字文房，号刘随州，生于开元年间的他，与其他盛唐时期的诗人

一样积极渴望入仕，可惜屡试不第。之后好不容易高中进士，却被授以微职。

刘长卿的仕途生涯极为坎坷，初为仕宦，便遭逢改变了无数诗人命运的安史之

乱，还因为“刚直犯上”1而屡被诬陷，经历了一次入狱，两次贬谪。晚年虽刺

随州，复因李希烈叛乱，而避居江南，最后卒于当地。 

     时代环境的变迁，注定了包括刘长卿在内的大历诗人再也无法体现盛唐昂

扬奋发的精神；不幸的个人遭遇，导致刘长卿诗中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悲痛。

品读刘诗，每每感觉在他所营造的凄清苍茫的意境下，常常充斥着孤寂惆怅的

情调，其背后怀揣着的是对建功立业的执着与对残酷现实的认清。在安史之乱

爆发后的四十几年内，国家与人民饱受战乱的摧残，这一时期的诗人更是沉浸

于无尽的迷惘与悲痛之中，久久无法自拔。 

     身处衰世加上命运多舛，使刘长卿的诗歌意象渐趋萧飒、苍凉。由于这些

冷色调意象的选用，使刘诗不再具有盛唐诗的慷慨之气，而满是哀委之气。同

一意象在盛唐诗人与刘长卿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面貌，即使与跟其同

时代的诗人相比，其意象也显得更为孤寒。这除了源于时代的悲哀，也根于诗

人自身的悲剧。 

 

 
1 [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参见傅璇琮等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北京：中华书局，

2014），页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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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价值 

 

     意象研究是诗歌理论批评中的一大热门课题，也是研究诗歌艺术的一条必

经之路。透过解析诗歌中的意象，我们得以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了解其寄托

于诗篇的思想情感。 

     以刘勰之“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2为起始，后人便陆续在文论中引

入“意象”一词，而直到近代，才有学者给出意象的具体定义，其中影响较大

的要数袁行霈3。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阐释意象的内涵，

有从符号学角度进行诠释的4、也有从诗歌本文结构方面解析的5，近年来更有

学者将之提升至哲学美学的范畴6。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意象是在

“意”的主导下，以“象”为其媒介的艺术造作。 

     笔者拟在现有的意象学基础上，探讨“象”如何以自身的性质与特点，去

承载复杂且主观的“意”。从作者创构角度看，“象”在被作者的诗意观照后

染上了强烈的主体色彩，进入作品后成为主体意向性对象；从读者审美角度看，

意象能给予读者深切的感受，使读者产生联想与想象，叶嘉莹先生称之为“兴

发感动”。从这我们得以继续追问：被染上主体色彩的意象，究竟通过什么具

 
2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 6，页

980。 
3 “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事物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页 53。 
4 陈植锷从符号美学的角度出发，将意象定义为：意象是以语词为载体的诗歌艺术的基本符号。

陈植锷，《诗歌意象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页 64。 
5 蔣寅引进“语象”这一新批评概念，从诗歌本文结构上将意象定义为：意象是经作者情感和

意识加工的由一个或多个语象组成、具有某种意义自足性的语象结构，是构成是个本文的组成

部分。蔣寅，<语象·物象·意象·意境>，《文学评论》2002 年第 3 期，页 74。 
6 毛宣国：“‘意象’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哲学意识

的体现，是以‘意’为主导、以‘象’为载体的艺术创造，是意与象、心与物、情与景的有机

统一与自然融合。”毛宣国，<意象与形象、物象、意境——“意象”阐释的几组重要范畴的语

义辨析>，《中国文艺评论》2022 年第 9 期，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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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手段来感动读者？叶嘉莹先生给了我们一条线索，她说：“‘关关雎鸠，在

河之洲’由外界的声响物象引起内心感动”7其中引起内心感动的“声响物象”

启发了笔者。声响来源于物象，也是物象在诗歌中的呈示；另一方面，声响是

现实中可感知的现象。于是，我们可知意象对读者的感发作用建立在感官的认

知上，“象”以其具感的特点，搭建起联系作者与读者的桥梁，使两者之间先

产生知觉上共鸣，进而衍生出情感上的接洽。 

     “象”包括物象、事象等，它“作为客观元素，诉诸感官，是意象创构的

前提，是审美活动的基础”8。诗人以感官领略世间万象，将所感知到的写入诗

中，创造出有着丰富感受的艺术世界，其中占比最大的，是视觉和听觉。黑格

尔说：“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至于嗅觉、味觉和触

觉则完全与艺术欣赏无关。”9视听觉是一般人接收外在信息的主要渠道，它最

为敏感，也较容易唤起读者的经验联想。 

     所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10。古人在

对景物的描摹上，也把声响纳为重要的范畴之一。在视听的结合下，所描绘出

来的事物形象才能更为立体，有声有色。在诗歌写作中，视觉体验无疑是占主

导地位的，视觉物象如青山、白云、落日等在刘长卿诗中比比皆是，听觉感受

尽管出现率较低，其在诗中却有着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对于刘诗中的视觉之

“象”的研究，前人已做了相当多的努力。与之相对的听觉之“象”却甚少有

学者触及，这便为此方面的研究留下较大的空白。     

 
7 叶嘉莹，《古典诗词讲演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页 42。 
8 朱志荣，<论审美意象的创构>，《学术月刊》2014 年第 5 期，页 110。 
9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卷 1，页 48。 
10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 10，页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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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11，可见听觉物象与视觉物象一样，都

能引起人的情意，牵动人的思绪。刘诗不乏听觉之“象”，其脍炙人口的诗句

中，都能发现声响的存在，如“杳杳钟声晚”12“柴门闻犬吠”13等等，这些听

象皆具有一定的心理表现性和社会代表性。这些由声响物象形成的意象，不仅

使诗歌有了听觉的参与，也承载着诗人一定的情思，它们触动了诗人的心灵，

也感发了读者的意绪。 

     因此，本文拟在现今意象理论的基础上，探究刘长卿诗歌中的听象。在对

听象作系统性的梳理与分析的过程中，探讨听象在刘诗里的艺术表现。另一方

面，以声音为切入点，是否有助于我们诠释诗歌中的意象，也是值得研究的问

题。本文立论的意义在于，以爬梳某一知觉（听觉）的“象”为中心，去对个

别诗人的意象面貌作更为全面的考察，并非只是单纯地去解释象中之“意”，

而是也要探析声音性质与意象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难题 

 

     陈植锷从心理学的角度将意象分类成视觉意象、听觉意象等，这是因为我

们在品读诗歌、领略意象的过程中，感官并没有真正获得刺激，有的只是“过

去的感受和知觉的经验在心中的复现和回忆”14，我们称之为“表象”。当事

物的外部形态作用于人的感官后，所感受到的知觉经验会作为表象保存于大脑

 
11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 10，页 1732。 
12 [唐]刘长卿著、杨世明校注，<送灵澈上人>，《刘长卿集编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1999），页 493。本文所引之刘长卿诗歌原文，除注明另有所据者外，均据此校注本，为

了简省，以下仅注作者、篇名与页数。 
13 [唐]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页 338。 
14 陈植锷，《诗歌意象论》，页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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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忆，所以表象又被称为“记忆表象”或“心理表象”。由于表象是人对物

象的记忆而不是物象本身，所以表象一旦形成，它就含有了一定的主观性，并

可以在主观情意和审美理想的推动下产生合乎作者心理的变化，最终形成意象

留存于诗歌文本中。 

     从读者的角度而言，我们先从作者的文字中唤起心理表象，再进一步提炼

出其中的主观意蕴。这种透过语言提示而呈示出来的表象，被称为“语象”。

蔣寅说：“语象是诗歌本文中提示和唤起具体心理表象的文字符号，是构成本

文的基本素材”15。孙春旻认为语象应该侧重于“象”，而不应该定位于“文

字符号”，进而定义：“语象是凭借着语言与表象的稳定的对应关系而呈现的

直觉性的心里画面”16。无论如何，在唤起心理知觉经验的作用上，语象和表

象并不两样，差别在于表象凭的是记忆，语象凭的是语言。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刘诗中能够唤起听觉心理表象的语象，本文简称之为

“听象”，例如“猿啼客散暮江头”17中的“猿啼”，便是听象。诗人以意象

来传达感情、暗示思想，并唤起读者的生活体验，“越具体、越鲜明、越生动

的意象，也就对人的感觉想象越有锋利的刺激”18。因此，诗歌中由听象形成

的意象要在“刺激人的听觉想象上有尖锐性，要使欣赏者易于形成听象”19。

以声音为基础的听象，在建构意象方面的途径肯定会跟视象有所不同。需要注

意的是，本文并非只是罗列出一系列的听象并对其中的主观意蕴加以阐释。将

意象中的听象作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的意义在于：透过对听象的举例论证，探

 
15 蔣寅，<语象·物象·意象·意境>，页 74。 
16 孙春旻，<论“语象”>，《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页 34。 
17 [唐]刘长卿，<重送裴郎中贬吉州>，页 196。 
18 耿建华，《诗歌的意象艺术与批评》（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页 59。 
19 耿建华，《诗歌的意象艺术与批评》，页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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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听象在意象建构上的作用，展示听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作为诗歌中的一种

超越性存在，意象虽然脱离了物质属性的束缚，但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意之间肯

定需要具备某种共性，才能形成浑然一体的意象。“夫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

离”20，意、象以一定的共性契合成型，达成物我合一，或“体验与超越的统

一”21。 

     听象是能引起读者听觉联想及想象的语象，要从诗歌中发现并确定听象的

存在，是此项研究的主要问题。诗人建立听象最直接的方法是借助声音动词或

象声词来使物象产生声响，如“莺啼又一春”22“秋风飒飒鸣条”23“霜降鸿声

切”24。部分听象的建立，并非由对物象声音的描述，而是创作主体的被动接

收，如“听猿明月夜”25“北渚三更闻过雁”26。 

     另外，有一些听象虽然没有明确的声音动词和象声词，作者也没写出聆听

的行为，但在整体诗境的氛围营造中，仿佛能隐约感觉到这类语象中的声音，

如“莺识春深恨”27中的莺没有附以声音动词，而是以“识”充当谓语来反映

作者的心理活动，在诗境上达到一种莺与作者之间对话的效果。假使这个意象

只以视象的姿态出现，那这种对话效果则会明显变得薄弱。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诗歌中常表现为听象的语象如“猿”因为诗歌语境的

关系，导致其没有了听觉表现或表现得很微弱，只剩视觉表现，如“猿护窗前

树”28表现的是猿栖居于树上的状态，与声音无甚关联；还有类似“掷地金声

 
20 [明]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何大复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页575。 
21 朱志荣，<论审美意象的创构>，页 113。 
22 [唐]刘长卿，<送郑司直归上都>，页 272。 
23 [唐]刘长卿，<蛇浦桥下重送严维>，页 564。 
24 [唐]刘长卿，<九日登李明府北楼>，页 138。 
25 [唐]刘长卿，<送李侍御贬郴州>，页 354。 
26 [唐]刘长卿，<秋夜有怀高三十五适兼呈空上人>，页 556。 
27 [唐]刘长卿，<湖南使还留辞辛大夫>，页 350。 
28 [唐]刘长卿，<初到碧涧招明契上人>，页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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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29的诗句，取的是《世说新语》中掷地有声的典故30，用以赞颂文采，虽有

“声”，但并非从声音上进行感发，而是由典故引起联想。 

     因此，在判断一个语象是否为听象时，除了寻找其声音动词外，还需从整

体诗境上，对其语象去进行思考——语象若有声音动词，便能直接确定为听象；

反之，语象若无声音动词，在不确定它是否只是单纯的视象时，就得从整体诗

境上去进行观照。 

 

第三节 文献综述 

 

     作为接武盛唐、诗冠大历的名家，学界对刘长卿及其诗歌的研究却是较晚

才开始的。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无论在总体研究上还是在单篇诗章的评价上，

刘长卿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31直到 1980 年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

横空出世，其中的<刘长卿事迹考辩>一文才打破了刘长卿研究的僵持局面。 

     1982年，卞孝萱、乔长阜的《刘长卿诗初探》初步对刘长卿诗歌进行探讨，

该文以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辩>为据，结合刘长卿生平来描述刘长卿的创作概

况，将其生平创作分成三个时期32，并对其诗歌风貌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价。 

     1994年，陈顺智的《刘长卿诗歌透视》使刘长卿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作者分别对刘长卿的诗歌主题、诗歌体裁、诗歌艺术风格等作了系统性的论述。

 
29 [唐]刘长卿，<落第赠杨侍御兼拜员外仍充安大夫判官赴范阳>，页 50。 
30 [南朝宋]刘义庆著、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 234。 
31 林珍华，<近三十年来刘长卿研究综述>，《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6 期，页 82。 
32 “刘长卿的生平和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前期（玄宗朝），求仕无成，开始创

作诗歌，并取得初步成就；（二）中期（肃宗、代宗两朝），两遭谪迁，诗歌创作成就显著；

（三）后期（德宗贞元六年前），官至随州刺史，罢免后，终老吴越，诗歌创作成绩甚微。”

卞孝萱、乔长阜，<刘长卿诗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4 期，页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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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著的学术价值在于首次将刘长卿的诗歌进行透彻且深入的分析，其对于刘

长卿诗歌意境的讨论多有独到的见解，对刘长卿的诗歌风貌也有整体性的阐述。

精辟深广的解析与深入简出的论述，使得该专著成为研究刘长卿诗歌不可忽略

的参考文献。 

     据笔者观察，近年来学界针对于刘长卿的研究较多集中于对其诗歌中的艺

术风格及意象特征的探讨上，学术期刊如姜玲《存在主义视域下的刘长卿诗歌

水意象关照》、杜文宇《论“惆怅”情结在刘长卿诗歌中的体现》、邵文彬

《心理学视域下刘长卿诗的剑意象探微》、邓琳《刘长卿诗“秋”意象的时代

特质》等等；学位论文则有陈刚《刘长卿诗歌意象研究》、张帆《刘长卿诗歌

创作特征浅探》等等，而对于单篇作品的品读与赏析更不在话下。其中主要缘

由是大概是因为刘长卿诗中的意象风格有着鲜明的特点，从袁行霈在谈及刘长

卿诗歌时对其“冷漠寂寥情调”33和冷淡色调意象的着重论述中，不难看出刘

长卿诗歌呈现给读者的深刻印象，使时人亦投以大量的心思去研究，这无疑奠

定了刘长卿诗歌在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使其诗歌中的艺术特征得到学术性及

全面性的分析与评鉴。 

     对于刘长卿诗歌题材的研究亦不在少数。李成森《刘长卿离别诗研究》、

元伟《论刘长卿的送别诗》、赵银芳《入狱贬谪与刘长卿诗歌研究》、李昇

《孤怜的诗歌与诗歌的孤怜——论刘长卿贬谪诗的创作》、王丹《刘长卿山水

诗艺术风貌研究》、高中坡《刘长卿的从军征戍之作》等等都是对刘长卿诗歌

中的个别题材之研究。 

 
33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二卷，页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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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寅先生的《大历诗风》与《大历诗人研究》，是两本主要论述大历诗

人诗歌创作的著作。对包括刘长卿在内的整个大历诗人做出了在各方面的整理

与研究，使读者对大历时期的诗歌创作的主题、情感、意象等有了全面性的认

识，是研究大历诗人不可忽略的材料。虽然如此，这毕竟是放在整个大历时代

所进行的研究，大历诗人也不再少数，所以对刘长卿的讨论只可以说是点到为

止，不甚深入。 

学界对于刘长卿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几乎没有

对于其诗中的听象乃至听觉意象的涉及。因此，这也让本文的研究留有很大的

值得开拓的空间。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文是立足于对于诗歌中的听象之研究，主要阐述听象以其自身的特性与

文本、作者、读者、意象等产生联系。因此，笔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

回归到事物本身的现象的一种哲学思考方法——现象学。现象学是在 20 世纪流

行于西方的一种哲学思维，首由德国犹太人胡塞尔提出，它并非一套有着固定

内容的学说，而是一种直观性的研究方法，通过回归到原始的意识现象本身，

去描述及分析概念。简言之，现象学“即研究存在向意识的显现，而不是预先

假定其事先给出的可能性。”34现象学认为，意识活动之间存在奠基与被奠基

的关系。具体来说，非对象性的意识行为（如爱、恨等情感活动）奠基于对象

 
34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页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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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意识行为（如表象、判断等）。对象性行为则奠基于表象行为（如听、看

等感知行为）。由此可见，感知行为是其他一切意识行为的基础。本文所做的，

即是对由“听”这一感知行为发展而成的意识行为的研究。 

     另外，本文也采用知人论世法以便能对刘诗中由听象所形成的意象进行更

好的阐释。然而对于刘长卿的生平，《旧唐书》《新唐书》并无为其立传，幸

而近代以来已有众多学者对刘长卿的事迹进行了考证。本文在对刘长卿生平的

考察上，以杨世明在《刘长卿集编年校注》中<刘长卿年谱>一文作为参考依据。

根据诗人身处的时代，以及诗人自身的境遇，来讨论其诗歌意象所反映的思想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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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刘长卿诗歌中的听象 

 

 

     视象在诗歌的语象比例中是占绝大部分的，这也反映出人类最常以视觉来

感受与认知事物。不过，刘诗中的听象在数量上也是颇为可观的，有些甚至还

成为了整首诗的点睛之笔，这有赖于他对各种听象的敏锐感受与有意识的安排。 

 

第一节 寒烟中的动物悲啼 

 

     刘长卿诗歌中的动物意象十分常见，而伴随其叫声的动物意象亦不在少数。

刘诗中的动物之声往往被置于在一幅萧疏朦胧的背景中，使得原本就无形的声

音变得更加虚无缥缈。刘诗中的具听象的动物有猿、莺、马、犬、虫、燕、雁、

蝉等，这里只选取几个占比较多且具代表性的动物听象来谈。 

1. 猿啸 

     猿是刘诗中最常出现的动物意象之一，总共出现了高达 50 次，占刘长卿

506 首35存诗的百分之 9.8。这样的比例远超出了唐代其他诗人。存诗最多的白

居易，也只使用了 31 次；李白比刘长卿多点，使用了 65 次，但是与他的存诗

歌总量（900余首）比起来，其比例仍少过刘长卿。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凡诗句

中提到“猿”的，几乎都会伴随着其啼叫，且更多时候是只闻其声，不见其

 
35 本文对于刘长卿的存诗数量，乃据杨世明之校正成果：“除去词及重出诗，实际有诗五〇六

首。”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前言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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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在情感层面，猿声便常常与哀切的意绪挂钩，而频频出现于诗歌中，

以致于形成了一种哀伤的象征符号。 

     猿类属哺乳纲灵长目，虽然种类繁多，其栖息环境却大同小异，“越是险

山洪壑、滩险浪急、人所罕至，则越是它们奔跳啸叫的天堂”36。《水经

注·江水》讲述猿多聚居于巴东三峡地区37。巴东三峡，即位于长江中上游的

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地区。坐落于此的川黔、湘楚、粤广、闽浙等地被称作

百越之地。被迫来到这里的诗人们，本身便已怀着悲哀的意绪，他们将听到的

猿声写入诗中，“不仅仅是因为 ‘猿声’尖锐凄凉，还由于“巴东三峡”行舟

异常艰险漫长，而‘猿声’极易引发行人悲哀情感的共鸣”38。 

     刘长卿一生经历两次贬谪，第一次是于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出狱后被

贬到南巴任县尉；第二次是在大历九年（公元 774 年），吴仲孺欲截留运往京

师的钱粮，刘长卿不与，于是反遭其栽赃，遂被贬为睦州司马39。两次的贬谪，

使刘长卿长期流落辗转于中国南方，而在长江流域的丛林中，又充斥着那一带

特有的猿啸声。以洛阳为故乡的刘长卿，日夜面对着不绝于耳的南方猿声，怎

能不深感悲切。于是，刘诗中由“猿”听象形成的意象，往往表述着其身居异

乡、迁谪远方的痛楚： 

 

 
36 江建高，<哀猿子规啼不住 一声声似怨春风——唐诗声音意象初论>，《中国文学研究》2005

年第 2 期，页 32。 
37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

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

声泪沾裳。”[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

756。 
38 杨操，<文学地理学视阈下古典诗歌中的“猿声”意象研究>，《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22 年

第 4 期，页 76。 
39 “大历中，鄂岳观察使吴仲孺与转运使判官刘长卿纷竞，仲孺奏长卿犯赃二十万贯，时止差

监察御史苗伾就推。”[后晋]刘昫等著，<列传第八十七·赵涓传>，《旧唐书》（北京：中华

书局，2013），卷 137，页 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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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扁舟去，谁堪江浦猿！40 

孤舟百口泪，万里一猿声。41 

巴人峡里自闻猿，燕客水头空击筑。42 

 

     刘诗中的猿声还从谪居痛楚所引起的悲哀，辐射至其他引起哀伤的主题，

如离别。《重送裴郎中贬吉州》43中既伤离别，也叹身世，融合了客居意识与

离别之愁。诗人与友人裴郎中同为谪宦逐客，即将踏上万里谪途，加之猿猴的

阵阵哀啼，使人不禁悲从中来。刘长卿的离别诗常“阔大的意境与哀怨的情感

相结合”44，其中阔大的意境由遥远辽阔的视象来构成，如诗中的“暮江”与

“青山”，而哀怨的情感便由尖厉刺耳的猿声来引发。 

     刘诗部分猿声听象，淡化了悲哀的意识，并借由它们那清晰尖锐的啼啸声，

提示我们诗人所处之地的偏僻，如“古寺杉松深暮猿”45“众岭猿啸重”46等。

在人烟杳杳、深山僻壤的清净之地，猿声越是洪亮，越显得该处之偏远，在一

声声的猿啸中，使人顿生与世隔绝之感。猿声听象在这里，没了伤感，反而多

了一份幽然，隐约透露出诗人那闲静的意趣，亦营造出了一种深邃旷远、空明

剔透的意境。 

 

 

 
40 [唐]刘长卿，<留题李明府霅溪水堂>，页 187。 
41 [唐]刘长卿，<按覆后赴睦州赠苗侍御>，页 388。 
42 [唐]刘长卿，<山鸲鹆歌>，页 463。 
43 “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唐]刘长卿，<

重送裴郎中贬吉州>，页 196。 
44 李成森，《刘长卿离别诗研究》（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0），页 37。 
45 [唐]刘长卿，<送台州李使君兼寄题国清寺>，页 227。 
46 [唐]刘长卿，<湘中纪行十首·浮石濑>，页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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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莺啼 

     刘诗中出现过众多的鸟类语象，诸如“鸟”“雁”“莺”“鸿”“燕”

“鸦”等。其中，以视象的形式出现得最多的是“鸟”与“雁”，而以听象的

形式出现得最多的是“莺”。“莺”在刘诗集中总共出现了 23 次，占存诗总量

的百分之 4.5。其占比虽不大，但若我们从听象的角度去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在

这 23 次中，共有 19 次是伴随着其啼叫声出现的，其比例高达五分之四，这是

刘诗中的其他鸟类语象所没有的现象。 

     莺作为语象进入到诗歌创作中，最早可追溯到《诗经》中的“仓庚于飞，

熠耀其羽”47和“春日载阳，有鸣仓庚”48。古人谓黄莺、黄鹂、仓庚等实为同

一种鸟49。 黄莺那悦耳动听的鸣叫声在古人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还把它

跟春天建立起联系。 

     刘诗中的莺声听象，也和春天联系在一起，进而构成一种美好情境的意象，

如“莺声柳色待行春”50“早莺留客醉，春日为人迟”51。莺声与春日、春天有

所联系，本应大肆用来颂春、惜春，但刘诗中的莺声，更多的是用来伤春。春

天急匆匆地逝去，正如人的美好年华稍纵即逝， 如“莺啼又一春”52 “白发乱

生相顾老，黄莺自语岂知人”53之句，便是借莺声感叹年华之逝去。 

 
47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豳风·东山>《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卷 8，页 524。 
48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豳风·七月>，卷 8，页 494。 
49 “黄鸟，黄鹂留也。或谓之黄栗留。幽州人谓之黄莺，或谓之黄鸟。一名仓庚，一名商庚，

一名鵹黄，一名楚雀。”[三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北京：中华书局，

1985），卷 2 上，页 82。 
50 [唐]刘长卿，<奉送贺若郎中贼推后至杭州>,页 226。 
51 [唐]刘长卿，<晦日陪辛大夫宴南亭>,页 343。 
52 [唐]刘长卿，<送郑司直归上都>，页 272。 
53 [唐]刘长卿，<春日宴魏万成湘水亭>，页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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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莺声虽然轻快悦耳，但在刘诗中常常被笼罩在一股哀伤的情绪中，如“听

莺情念友”54“莺声催泪痕”55。思念故人，本就感伤，況莺声不断，动听的鸣

叫勾起昔日美好回忆，更让人潸然落泪。 

     刘诗莺声听象还被用来衬托自己心中的悲鸣，这些莺声多由朦胧寒冷的背

景衬托出来，从而形成孤寂悲怨的意象。： 

 

柳色孤城里，莺声细雨中。56 

草色迷征路，莺声伤逐臣。57 

 

第一首为摄海盐令时作，好不容易进士及第的他，只被授以微职，还要远离家

乡。时值安史之乱，诗人空有报国之心，却无用武之地。在这种处境下，尽管

心如柳色、莺声般朝气蓬勃，亦会为孤城、细雨所掩盖。第二首为初贬南巴途

中作，刚步入仕宦之路不久，刘长卿便受人诬陷而含冤入狱，出狱后复被贬至

南巴偏远之地，心中自是愤郁。所以赴任路途上的莺声似乎也在为其黯然神伤，

同时亦提醒着他，往后的春天，都要在异乡度过。 

3. 犬吠 

     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中，犬类是农村常见的动物，它们的工作有看家护

院、守卫田地、抓捕老鼠、协助畜牧等等。“犬与人有着和谐关系，先秦人中

很自然地把犬作为和平生活的一种写照。”58《老子·第八十章》以鸡犬之声

 
54 [唐]刘长卿，<春过裴虬郊园>，页 347。 
55 [唐]刘长卿，<旅次丹阳郡遇康侍御宣慰召募兼别岑单父>，页 131。 
56 [唐]刘长卿，<海盐官舍早春>，页 154。 
57 [唐]刘长卿，<负谪后登干越亭作>，页 189。 
58 陈鹏程，<犬在先秦社会生活中的功用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犬意象>，《焦作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页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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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描绘出老子理想中的和平社会的景象59。陶渊明更在其《桃花源记》中将

这一情境加以拓展，他写道：“阡陌交通，鸡犬相闻”60，亦以鸡犬之声，描

写桃花源的安宁氛围。于是，鸡犬之声、农村、和平景象与世外桃源，便产生

了联系。 

     刘诗中也有对这类情境的反映，他倒不用鸡鸣声，独用“犬吠”（刘诗中

的“鸡犬”有着别的含义，不属听象，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犬吠”听

象在刘诗中出现过 4 次，数量虽少，但却具代表性： 

 

人来千嶂外，犬吠百花中。61 

寂寂孤莺啼杏园，寥寥一犬吠桃源。62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63 

犬吠寒烟里，鸦鸣夕照中。64 

 

以上的“犬吠”，比起上文提及的和平气息，似乎还多了一层寂冷之感。虽然

犬同样是在乡里农村（柴门）或桃源里吠叫，但其中的蓬勃生气已被抽去，少

了陶渊明诗中“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65的朝气温馨，而隐约有诗人某种

惆怅的情绪在里头。这是因为“犬吠”听象所处的背景之不同，同为狗叫声，

 
59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

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 190。 
60 [晋]陶渊明著、袁行霈笺注，<桃花源记并诗>，《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3），卷 6，页 479。 
61 [唐]刘长卿，<过横山顾山人草堂>，页 146。 
62 [唐]刘长卿，<题郑山人幽居>，页 527。 
63 [唐]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页 338。 
64 [唐]刘长卿，<赠西邻卢少府>，页 500。 
65 [晋]陶渊明著、袁行霈笺注，<桃花源记并诗>，卷 6，页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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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将之写在有人气的巷弄中；刘则将之写在朦胧萧疏的寒烟、风雪、百花里头。

背景的选择，突出了诗人各自的审美趣味，也反映了创作时心情之差异。 

4. 马嘶 

     马是古代社会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坐骑。基于这样的

角色，“马”意象便频频出现于古典诗歌中。刘诗中的马多以“匹马”“疲马”

“胡马”的形象出现，自然地，这类的马发出的马叫声，多为凄厉的“马嘶”，

而非壮烈的声音。 

     刘诗的一些离别诗，以“马嘶”声来烘托出浓浓的离情别绪，如“归马嘶

空陂”66“疋马嘶平泽”67“归马萧萧向北风”68。诗人把自己的离愁，以及离

别后的孤单，用声声“马嘶”强烈带出来。 

     在《杂咏八首·疲马》69中，刘长卿用“马”来自比，来表达自己的求仕

之心。至德二载，年已四十的刘长卿，虽已中进士第，但仍未释褐。怀着不满

与苦闷，他在这首投献之作中，极力刻画自己的不被重用的现状。在安史之乱

爆发后，“咏老马、病马、瘦马、疲马的诗篇出现，诗人或感染时代情绪，或

因个人遭际，对弱马多是同情、哀怜的笔调”70。刘长卿这首诗便是借由对疲

马的哀怜，来抒发其仕途上的失意，“徘徊鸣向人”中那揪心的鸣叫声，更是

形象表达了诗人极其希望得到别人赏识的内心。 

     作为战争的坐骑，“马”也因此经常出现在边塞诗或战争诗中。刘长卿此

类诗歌中的马嘶声多源自胡马： 

 
66 [唐]刘长卿，<别陈留诸官>，页 31。 
67 [唐]刘长卿，<送元八游汝南>，页 83。 
68 [唐]刘长卿，<送李录事兄归襄邓>，页 258。 
69 “玄黄一疲马，筋力尽胡尘。骧首北风夕，徘徊鸣向人。谁怜弃置久，却与驽骀亲。犹恋长

城外，青青寒草春。”[唐]刘长卿，<杂咏八首·疲马>，页 107。 
70 赵士城，<唐诗中西域马意象分析>，《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 年第 1 期，页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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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马嘶一声，汉兵双泪落。71 

胡马嘶秦云，汉兵乱相失。72 

渭水嘶胡马，秦山泣汉兵。73 

 

第一首的胡马之声，勾起士兵的乡思；第二首跟第三首的胡马，代表着叛军的

侵袭，以胡马凛冽的嘶叫，对比汉兵的慌乱与牺牲，反映出战争的惨况与唐帝

国的无力。战争的年代，使得诗人的马叫声不像盛唐诗般壮烈，而一种渗人的

嘶叫。 

 

第二节 林泉内的自然清音 

 

     作为一个常常吟咏山水的诗人，刘长卿诗中肯定也会出现其在自然界听到

声音。刘诗中的自然之声，多为自然界中清澈空灵的细微声响，这些声响显示

了诗人对某些自然之声的偏爱，也反映出诗人的审美倾向。跟盛唐山水诗比起

来，刘长卿对山水的审美趣味已“由雄奇险怪转向清空幽隽，由名山大川转向

寻常的泉石林潭”74。 

     刘诗偏爱对自然界中各种微微的声响作细腻的描绘，给人以一种清新明澈

的感受，读之仿佛亲临山灵水秀间。例如“春崖鸣细泉”75“林响朝登岭，江

 
71 [唐]刘长卿，<从军行六首·其六>，页 11。 
72 [唐]刘长卿，<吴中闻潼关失守因奉寄淮南萧判官>，页 93。 
73 [唐]刘长卿，<至德三年春正月时谬蒙差摄海盐令闻王师收二京因书事寄上浙西节度李侍郎中

丞行营五十韵>，页 155-156。 
74 蔣寅，《大历诗风》（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页 104。 
75 [唐]刘长卿，<夜宴洛阳程九主薄宅送杨三山人往天台寻智者禅师隐居>，页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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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夜过滩”76“乱声沙上石”77“林鸟百般声”78等。这些自然之声，是诗人沉

浸于自然山水的深刻感受，也从中看出了诗人对山水林泉的赏爱。 

     流水意象一般作为视象用，经常用以意喻光阴流逝、历史沧桑、漂泊不定

等思想感情，而作为听象的流水，其细细的潺湲声，则一般用来写离别的感伤。

刘长卿偏爱使用潺潺的流水声，来衬托出离人之伤，如“人自伤心水自流”79

“离别寒江上，潺湲若有情”80“涓水悠悠怨别离”81。离别自古伤人心，然而

“无情的流水仍重复潺湲不尽的吟声，毫不理会人间聚少离多的幕幕悲剧”82

反过来说，那不间断的流水声，也是离人内心因离别而伤泣的写照，尽管诗中

离人少有哭泣，不过流水声仿佛正在为离人代哭，流水声亦是离人心中的哭声。   

     刘诗中的风，多为微风。一般来说，风是没什么声响的，除非是很强烈的

暴风。刘诗中的风也几乎没有出现过强风。然而，被微风吹拂的植物，会因此

发出叶子间摩擦的窸窣声。刘诗中的风声，大多也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表现的，

例如“秋风飒飒鸣条”83“秋声乱枫树”84“ 还悲木叶声”85。以自身的声音出

现风也不是没有，只是在少数，如“朔风萧萧动枯草”86“嫋嫋凉风发”87。风

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含义指代，但在诗歌情绪表达上，可以借由风声的急

促、萧飒、舒缓等状态来将情绪烘托出来。 

 
76 [唐]刘长卿，<送度支留后若侍御之歙州便赴信州省觐>，页 300。 
77 [唐]刘长卿，<湘中纪行·横龙渡>，页 323。 
78 [唐]刘长卿，<喜晴>，页 541。 
79 [唐]刘长卿，<重送裴郎中贬吉州>，页 196 
80 [唐]刘长卿，<新安奉送穆谕德归朝赋得行字>，页 423。 
81 [唐]刘长卿，<闻虞沔州有替将归上都登汉东城寄赠>，页 472。 
82 狄松，<从水语象观照刘长卿诗情感内涵>，《福建论坛》1998 年第 3 期，页 35。 
83 [唐]刘长卿，<蛇浦桥下重送严维>，页 564。 
84 [唐]刘长卿，<夕次担石湖梦洛阳亲故>，页 209。 
85 [唐]刘长卿，<更被奏留淮南送从弟罢使江东>，页 318。 
86 [唐]刘长卿，<疲兵篇>，页 5。 
87 [唐]刘长卿，<石梁湖怀陆兼>，页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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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在刘诗中一般作为视象用，在诗中有明确声响的雨声只有“东西潮渺渺，

离别雨萧萧”88“猿鸟悲啾啾，杉松雨声夕”89。然而，作为视象的“雨”与作

为听象的“雨”，在意向表现上差异并不大，都是作为一种寂寞惆怅情绪的表

现，将诗人深婉的情感细腻地表达出来。尽管在听象上没有什么表现，但“雨”

经常作为其他听象的背景，使该听象染上孤清的愁绪，如“莺声细雨中”90

“带雨夜钟沈”91“闻猿带雨多”92之类。  

    

第三节 恍惚间的人文乐声 

 

     人文之声，是相对于自然，发自人类社会活动的声响，主要由人自身发出

的声响、乐器声与物品的撞击声构成。刘诗的人文之声，大多从未知的位置传

出来，并且回荡于整个诗中的环境，是一种在恍惚间听到的声音。如“何处捣

寒衣”93“江上何人复吹笛”94“夜磬满山闻”95。诗中的声音往往不知方位，

然而却悠悠回荡于诗境中。这种恍惚间的声音，营造出一种空濛飘渺的意境，

使人在恍恍惚惚中，随着声响进入沉思。“捣衣声”捣出思乡之情；“吹笛声”

吹出悲戚之感；“鸣磬声”则鸣出了一股在幽静中的禅意。 

     另外，恍惚间的人文乐声，还体现在诗人徘徊未定的心理上，是一种心中

的恍惚。“扣舷从此去，延首仍裴回”96 扣舷即敲击船边发出声响，以为节拍，

 
88 [唐]刘长卿，<赴江西湖上赠皇甫曾之宣州>，页 185。 
89 [唐]刘长卿，<送杜越江左觐省往新安江>，页 375。 
90 [唐]刘长卿，<海盐官舍早春>，页 154。 
91 [唐]刘长卿，<秋夜雨中诸公过灵光寺所居>，页 140。 
92 [唐]刘长卿，<送梁郎中赴吉州>，页 261。 
93 [唐]刘长卿，<馀干旅舍>，页 199。 
94 [唐]刘长卿，<听笛歌>，页 386。 
95 [唐]刘长卿，<送宣尊师醮毕归越>，页 435。 
96 [唐]刘长卿，<归沛县道中晚泊留侯城>，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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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已扣舷而去，为何还要延首徘徊？这是因为心中还有放不下的执着。扣舷而

歌，无所拘束是刘长卿所向往的生活，但他亦不想舍弃对功业的追求，仕隐矛

盾在刘长卿早期诗歌中便有所体现。诗中象征隐遁世外的扣舷声，更反衬出其

内心的对于仕或隐的恍惚与迷茫。 

 

第四节 无声中的千言万语 

 

     刘诗中，有这么一部分的听觉意象，是没有声音的，它不如一般的听象那

样有着明确的声响，更多的是一种寂静无声的状态，但作者却有意将这些物象

的静谧之态着力表现于诗歌当中，形成了“无声胜有声”之感。诗人在其诗作

中刻意强调或描绘某个意象的无声，反而引导了读者不自觉地去想象该意象的

声响，即使构成该意象的物象原本就是一个不会发出任何声响的事物，但是在

阅读接受的过程中，这样的写法已然触发了读者的听觉想象。诗人“如此抒写，

反而在情感上给予其‘话语能力’，似乎它只是目前不愿说话而已”97。因此，

笔者认为这些故意被刻画成无声的意象跟前文所述的有声意象般启动了读者的

听觉感官，故应属于听象的一种。 

     笔者将无声之声分成外物的无声与人物之无声。外物无声如“闲花落地听

无声”98“人语空山答”99“桂花同寂寂”100等，诗人可以刻画外界物象寂静无

声的状态，而这种刻意的写法，反而使物象似乎有了人格，尽管无声乃是他们

的常态，但是在诗中加以强调，使人感觉这些物象是故意选择沉默不语。 

 
97 白帅敏，<论唐宋词中的声音意象>，《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7 年第 6 期，页 103。 
98 [唐]刘长卿，<吴中赠别严士元>，页 165。 
99 [唐]刘长卿，<酬李员外从崔录事载华宿三河戍先见寄>，页 397。 
100 [唐]刘长卿，<寄龙山道士许法稜>，页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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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无声如“相对亦忘言”101“向水弹琴静”102“萧条主人静”103。人物

之所以无声，是因为内心有太多的复杂感受，无法以简明的语言表达，于是便

无言以对。不管是高深的禅意、平静的心境还是纷乱的思绪，皆说不清、道不

明，诗人刻意写人物的静默，更引人联想人物内心的千言万语。 

 

 

 

 

 

 

 

 

 

 

 

 

 

 

 

 

 
101 [唐]刘长卿，<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页 84。 
102 [唐]刘长卿，<送李挚赴延陵>，页 92。 
103 [唐]刘长卿，<对雨赠济阴马少府考城蒋少府兼献成武五兄南华二兄>，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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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刘诗听象的美学表现 

 

 

     《唐音癸签》引《吟谱》云：“刘长卿最得骚人之兴，专主情景”104。这

是对刘长卿诗歌情景交融之艺术手法的肯定。所谓的情与景，放大来看便是意

与象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情景关系，耐人寻味的意象便应运而生。本文所讨论

的听象，属于“景”的范畴，而本章要的论述，便是刘长卿如何通过对景中之

“声”的处理，来使其诗歌中的听象得以反映或承载其复杂的思想情感，从而

达到融情于景的目的。 

 

第一节 动静相衬 视听结合 

 

     诗歌中的听象很少会以单一听觉的形态出现。首先，这些听象必须有各自

的发声体，这些发声体即使不以听觉形象的方式出现，也能以视觉形象的方式

出现在诗歌当中，所以当诗人赋予之声音时，总是会有其特别的意义。 

     上文提及听象在以视象为主的刘诗中具有画龙点睛之效，其中一点是它能

在以视象为主的平面基础上，增添一份感受上的维度，使原本以平面方式呈现

的景象变得立体，让原本以静态呈示的环境有了一股游离其间的动态能量。

《登思禅寺上方》105诗境空阔朦胧，在刘长卿的引领下，我们仿佛进入到一种

林深无人的清幽境界，而引领我们的，正是“远磬”与“清猿”这两个听象。

 
104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 7，页 61。 
105 “上方幽且暮，台殿隐蒙笼。远磬秋山里，清猿古木中。众溪连竹路，诸岭共松风。倘许栖

林下，甘成白首翁。”[唐]刘长卿，<登思禅寺上方>，页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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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寺的磬音从秋山里悠悠传来；清澈的猿声自古木中隐隐发出。“它诉诸于我

们的想象而非视觉，唤起我们的经验，去追随捕捉那由声音和山气构成的虚灵

动荡，轻盈飘忽的淡远余韵”106。这所谓的想象，即是由听象引起的想象。 

     视觉在听觉的导引下而产生变动，静态的景物在声音的律动下也活了起来，

使平面的视图得到空间化，而也因为空间的空阔和虚静，才使得听象表现出来

的声音传达得更为清晰，并且余韵缭绕。其他例子如“千山暮钟发”107“鸟声

春谷静”108“猿声湘水静”109“棹发空江响”110“鹤唳静寒渚，猿啼深夜洲”

111等，皆以声之“动”衬景之“静”，形成一种共存并发的空间张力。 

     上述例子中，景为静，声为动。现在要谈的是景为动，声为静的例子。我

们先来看沈括与范晞文的相关论述，沈括《梦溪笔谈》论及：“‘风定花犹落，

鸟鸣山更幽’，则上句乃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112。其中的“静中有动”

指的是听觉上的“静”和视觉上的“动”；“动中有静”则指听觉上的“动”

和视觉上的“静”（如上文所述）。范晞文承沈括之言，谓“刘长卿‘片云生

断壁，万壑遍疏钟’，其体与前同，然初无所觉，咀嚼既久，乃得其意”113。

范晞文将刘长卿诗句“片云生断壁”114与“风定花犹落”相对照，认为两者皆

体现出静中有动的境界。流云之变动无声无息，与钟声的回响共同营造出断壁

万壑间悄然的环境。如果说钟声的回响透露出一种空间上的幽静与空阔，那么

 
106 陈顺智，《刘长卿诗歌透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 74。 
107 [唐]刘长卿，<龙门八咏·渡水>，页 69。 
108 [唐]刘长卿，<送处士归州因寄林山人>，页 147。 
109 [唐]刘长卿，<却赴南巴留别苏台知己>，页 184。 
110 [唐]刘长卿，<夏口送徐郎中归朝>，页 305。 
111 [唐]刘长卿，<上湖田馆南楼忆朱晏>，页 523。 
112 [宋]沈括著、张富祥译注，《梦溪笔谈》（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 163。 
113 [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 3。参见[近代]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

局，1983），页 429。 
114 [唐]刘长卿，<栖霞寺东峰寻南齐明征君故居>，页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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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云的变动，便带出了一种时间上的荏苒与悄然。时间的流逝悄无声息，化作

具象的事物就表现为落花、流云的进行，没有声响，只有视觉上的“动”。声

音终有停止的那一刻，流云之“动”却无休无止，从中体现出一种悠悠的时间

感。 

     假如说上述例子对于声之静的表现还不太明显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例子则

直接以听觉之“静”，来突出视觉之“动”。诸如“萧条主人静，落叶飞不息”

115“江枫日摇落，转爱寒潭静”116“闲花落地听无声”117“孤城尽日空花落”

118在这些例子中，景为动，声为静，没有声音起落始终，动态的景物便没有一

个休止的标志，使诗歌有了一种时间上的跨度，给人以不间断且无穷尽的美学

感受。 

     刘长卿对表现视听动静的掌握，使他能圆熟地以这种辩证关系来刻画外界

物象，创造出一个个逼真的奇妙境界。“秋天苍翠寒飞雁，古堞萧条晚噪鸦”

119“夜泉发清响，寒渚生微波”120“细音和角暮，疏影上门寒”121“静分岩响

答，散逐海潮还”122等等，都体现着刘长卿对动静关系的纯熟运用与对外部世

界的细致的观察和细腻的体验。 

     另外，视与听不只可以动静相衬，也可以在形态上相互结合。声音原本诉

诸于听觉，诗人将其与视象结合，使之形体化。例如“莺声细雨中” 123将清脆

灵动的莺声置于点点细雨里，仿佛随着雨滴的落下而鸣响其中；“岭暗猿啼月”

 
115 [唐]刘长卿，<对于赠济阴马少府考城蒋少府兼献成武五兄南华二兄>，页 21。 
116 [唐]刘长卿，<湘中纪十首·花石潭>，页 327。 
117 [唐]刘长卿，<吴中别严士元>，页 165。 
118 [唐]刘长卿，<使次安陆寄友人>，页 248。 
119 [唐]刘长卿，<送常十九归嵩少故林>，页 537。 
120 [唐]刘长卿，<龙门八咏·水东渡>，页 65。 
121 [唐]刘长卿，<同郭参谋咏崔仆射淮南节度使厅前竹>，页 320。 
122 [唐]刘长卿，<秋夜北山精舍观体如师梵>，页 465。 
123 [唐]刘长卿，<海盐官舍早春>，页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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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声声捣秋月”125将声音形之于天上月；“声随边草动”126更是将琴声与风

吹草动相结合。这类写法，将无形之声依附于有形之物，使听象借由视象的承

载，形成可以被凝神观照的对象。 

     刘长卿对外在世界有着细致深刻的观察与体会，在“流连万象之际，沉吟

视听之区”127之际，他掌握了视听动静的辩证因素，以其工秀邃密之笔，营造

出种种妙意无穷的境界。这些境界是在烘托诗情诗意时必不可少的要素。 

 

第二节 沉浸式烘托 

 

     诗歌意象有着烘托与渲染的作用，诗人通过对情景的精心铺排，从各种知

觉上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形成情感共鸣。谈及情景的烘托，我们一般会认为

是从描绘可见景物来下手，声音则占较少的部分。无可否认，情景烘托以视象

为主，不过正因为如此，视象与听象在烘托与渲染诗情上肯定有着不同的表现。

听象由于在诗歌占比重较少，所以当它一出现，读者就被引发了有别于视觉的

感受，一下激起听觉的刺激，使诗歌有种“奇峰突起”的艺术效果。 

     我们不妨再深入了解声音与情绪的关系。声音在带动情绪上有着显著的效

果，虽然无法持久，但其带给人的印象却是深刻的。这是因为声音所具备的唤

起性特点128。声音不像景物般有一定的形体，它来自物体自身内部的颤动，故

 
124 [唐]刘长卿，<奉饯元侍御加豫章採访兼赐章服>，页 115。 
125 [唐]刘长卿，<月下听砧>，页 7。 
126 [唐]刘长卿，<鄂渚听杜别驾弹胡琴>，页 7。 
127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 10，页 1733。 
128 “声音固然是一种表现和外在现象，但是它这种表现正因为它是外在现象而随声随灭。耳朵

一听到它，它就消失了；所产生的印象就马上刻在心上了；声音的余韵只在灵魂最深处荡漾，

灵魂在他的观念性的主体地位被乐声掌控住，也转入运动的状态。”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

《美学》，卷 3 上，页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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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去无踪。在声音消失后，我们只能在脑海中自行演绎以记住它，但是在这回

忆的过程中，由于没有了参考的源头，我们的主观意识就会进行干预，进而有

了情绪上的带动，形成了因人而异的听觉表象。举个例子，人会因为清脆的鸟

啼声而感到开心舒适，而不是因为鸟本身。有时候，声音甚至比光线更具尖锐

性，更能刺激人的感官。高分贝的声音能在一瞬间引起我们的注意，低分贝的

声响则能颤动身心，沁人心脾，这些都是视觉难以带来的感受。 

     烘托是一种通过侧面描写来突出所描写的对象的手法，类似于“兴”。中

国诗歌习惯以描写景物来烘托与渲染诗歌情绪，而景物的客观呈示，与诗人的

心境是相吻合的，这有赖于诗人对外在物象的筛选与经营。作为烘托诗歌情绪

的景物“以不经意的姿态出现，暗中给诗注入了浓郁的情味，使诗变得血肉丰

满，富有韵致”129。笔者认为，听象除了以上作用，还有对诗歌情感起着主导

作用。从声音与情绪的密切关系来看，诗人选择用来作烘托的听象，更贴近诗

人的情感，如《自夏口至鹦鹉洲夕望岳阳寄源中丞》130。这首是一首怀古伤今

之作。诗歌先是通过无浪无烟的平静广阔之状，引出渺然之思，奠定整首诗的

基调。接着展示出夕阳斜鸟、秋水连天的景色，渲染了夏口、洞庭湖的凄清氛

围，烘托了诗人所处环境之寂寥，心境之低沉。然后，忽有凄冷的吹角声自孤

城发出，视角再转向夜泊之船，引出船中的聆听角声的诗人。最后以贾谊之典

自伤，同情贾谊之余也在伤怜自身。这首诗的烘托方式，是先通过视象铺垫，

再由听象将诗歌情绪带出。凄冷的角声深化了环境的凄清氛围，也引发哀伤的

情绪。 

 
129 蔣寅，《大历诗风》，页 172。 
130 “汀洲无浪复无烟，楚客相思益渺然。汉口夕阳斜渡鸟，洞庭秋水远连天。孤城背岭寒吹

角，独戍临江夜泊船。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唐]刘长卿，<自夏口至鹦鹉洲夕

望岳阳寄源中丞>，页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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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对比以下这两个意境相近的诗句，分别为“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

山”131以及“千家同霁色，一雁报寒声”132。前者诉诸视觉，而后者则有听觉

的参与。在烘托寂冷萧飒的氛围上，单纯靠视觉景物固然也能达到，但仍给人

以一种隔膜之感；有了听象的配合后，阔大的空间由于有了声音的来回荡漾而

丰满起来，从感受上给人以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前者犹如

一幅动态画，后者则似一段视频。画没有声音，只能让我们感觉如目在前，视

频有声有色，便能让我们如同身临其境。再举个例子，在《馀干旅舍》133这首

诗当中，诗人以一系列的萧条冷涩景物的铺排，烘托出自己的思乡心情。末句

“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寒衣”，以捣衣之声，再次激起自己的正欲淡去乡心，

使诗歌的主题情绪再一次升华。主题情感原本在前面视觉景物的烘托下呼之欲

出，但还只是通过旁敲侧击，渲染出一幅萧疏景象，蕴含着一种模糊的伤感。

然而末句的听象，直接把诗人的乡愁强烈烘托出来，不只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

调，也是前面的景物描写更有了厚度，使整个画面丰满起来。 

 

第三节 移情与通感 

 

     移情，是将主体情感移植到对象客体的一种创作手法。移情作用将无情之

物变得有情，它直接把人类的情感或行为套在客观事物上而使其人格化，从而

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情感活动的投射，而移情作用的主要手段，便是

拟人修辞手法。上文提及主观意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听觉表象的形成，这

 
131 [唐]刘长卿，<秋杪江亭有作>，页 217。 
132 [唐]刘长卿，<同诸公登楼>，页 149。 
133 “摇落楚天迥，青枫霜叶稀。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 

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寒衣。”[唐]刘长卿，<馀干旅舍>，页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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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给移情提供了一个生成基础。诗人心中的听觉表象，有着自己的主观情绪成

分，在塑造部分的听象时，他会把这种成分表现出来，使听象也有了人类的情

感——实际上是诗人自我情绪的呈示。 

     刘诗中的听象常会被当成移情的对象，如“莺识春深恨，猿知去日愁”134

莺和猿并无人类的情感意识，但诗人却赋予它们感情，使莺懂得春恨，猿知晓

离愁，达成物我合一。其他还有“山鸟怨庭树”135“ 江路猿声愁暮天”136 

“白杨萧萧悲故柯”137等等。“怨”“愁”“悲”等情绪词的运用，使得听象

变得不再单纯表示声响，而带有主观情绪，是意象形成的其中一种途径。 

     较移情更深一层的，是通感。通感是各种感官知觉之间的互通与交错。在

在文学创作中，作者运用通感使不同的感官知觉沟通起来，启发读者以别样的

知觉想象。陈植锷把含通感作用的意象归类为联觉意象，不过现在一般称通感

意象。“通感意象的产生显然是意识活动的产物”138，这就跟移情作用有着相

似的生成基础，只是通感意象的生成较移情来得曲折——它除了是作者主观意

识的外化，也是物象本觉与通觉139之间的共性体现。 

     刘长卿亦用通觉去修饰听象，其中较为常见的通觉属“寒”。寒冷，作为

一个皮肤对温度的感觉，刘长卿却常常以之来形容声音，如“静听松风寒”140。

松风为古调《风入松》，是曲子，是声音，但诗人却谓之“寒”，以触觉（温

 
134 [唐]刘长卿，<湖南使还留辞辛大夫>，页 350。 
135 [唐]刘长卿，<夜宴洛阳程九主薄宅送杨三山人往天台寻智者禅师隐居>，页 35。 
136 [唐]刘长卿，<送郭六侍从之武陵郡>，页 80。 
137 [唐]刘长卿，<登吴古城歌>，页 240。 
138 苏宏斌、廖雨声，<试论通感意象的“间体”结构——通感意象的现象学阐释>，《华南师范

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页 133。 
139 本觉：被修饰的感觉；通觉：用来修饰的感觉。 
140 [唐]刘长卿，<杂咏八首·幽琴>，页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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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觉）通听觉。其他例子还有“一雁报寒声”141“寒笳发后殿”142等等。刘长

卿在经营通感时似乎对“寒”字情有独钟，这首先源于他对“寒”的独特理解

与欣赏。他曾写道“水之冰生于寒，人之冰出于正”143。在刘长卿眼里，“寒”

与“正”有所联系，所以“静听松风寒”的“寒”，便含其为人正直，不同流

合污，不入世俗的意志。也正因为“寒”，才形成不被人理解的孤寂，所以刘

诗通感中的“寒”，也是其悲惨境遇和悲凉心境的写照。 

 

第四节 自我的象征性 

 

     意象本身就具备强大的美学张力，象征性意象尤为如此，由于积淀了丰富

的艺术内涵与深厚的文化情感，故足以调动起人们的思想经验，从而在读者脑

海中掀起想象的涟漪，构建美妙的意境。 

     刘诗中的意象，通常是象征性多于描述性的。象征性意象，即通过某种象

征体形象来表达某种情感，诗人常常为涌动于心的情思而可以寻找相关的客观

对应物，并且在意识中完成物象之间的层次构造、位置排列。他笔下的景色很

多都并非实景，而是虚写的心理表象。这些表象作为主观情愫的载体，他们自

身的本体性被削弱，而成了一种心情、意识的外化。前人研究指出像“潮水”

“芳草”“秋风”等在刘诗中频繁出现的意象都成了其固定的表意符号，“这

些意指对作品的意义要远大于物象本身，于是一个个物象几乎就成了某种情绪

类型的代码”144。这些意象的象征性意义，致使它们总以固定的形象出现，而

 
141 [唐]刘长卿，<同诸公登楼>，页 149。 
142 [唐]刘长卿，<同诸公袁郎中宴筵喜加章服>，页 263。 
143 [唐]刘长卿，<冰赋>，页 568。 
144 蔣寅，《大历诗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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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工细的描写，它们的作用只是作为诗人思想情感的寄托，而不是景色的真

实写照，具强烈的主体倾向。 

     尽管象征性意象的写景成分并不大，多为虚写，“但并不妨碍讽咏欣赏，

因为就认它作写景也不失兴味”145。在《登馀干古县城》中，白天的景致，竟

也揉进“夜乌啼”这一象征性意象，主要感叹世事变迁、沧桑变幻的萧条与虚

无感。然而，若也把它当作景色来看待，以别有韵味，夜夜的乌啼亦不妨成为

一种虚景存在于诗中，与实景相对，使诗歌有了更大的时间跨度。在虚实相间

的作用下，诗歌有了更为深厚的审美价值。 

     刘诗中，由听象构成的象征性意象，常暗含诗人的自我意识在里头。如果

说视觉上的象征性意象，象征着诗人的处境或心境，那么听觉上的象征性意象，

则往往象征着诗人的情绪和心声，是一种内心情感的直观表达。猿声作为刘诗

中经典的象征性意象，诗人不可能每次创作时都有猿鸣之声在其耳边，很多时

候只是征用它来表示哀伤的情绪，如《听笛歌》里的“猿啸”，是为了形容笛

声的哀怨凄楚，并非有真实的猿猴伴随笛声而啼叫，而作为情绪的直观表达，

它以自身带有的凄厉叫声之听觉表象感染了读者，从而形成哀伤情绪的情调，

实现了其象征诗人自我意识的意义。除了猿声，前文提及莺啼、马嘶、流水等

皆有如此特性。 

 

 

 

     

 
145 蔣寅，《大历诗风》，页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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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刘诗听象看其思想心态 

 

 

     诗人对听象的选用与运营，也是一种主观情意的外化体现。若从听觉上进

行考察，则其对于听象的选择与安排，来用以表达其思想心态的审美活动，便

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由于前人的研究并无在这方面有过较深入的涉猎，故

本章意欲在梳理听象与诗人思想心态的关系上，谨表笔者的一些拙见。 

 

第一节 衰世之哀鸣 

 

     明代汤𨫼尝谓：“随州之诗，其衰世之哀鸣者也”146。所谓衰世，即是唐

帝国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而由盛转衰的时期；所谓哀鸣，即是那个时代的人们

心中恐慌且哀痛的悲号。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刘长卿，对这个时代的乱象自然有

切身的感受。故身处衰世的刘长卿，其诗中意象，自然也有衰世的反映或时代

特质。 

     天宝末年，在各种政治社会矛盾的激化下，安史之乱爆发，战火席卷大半

部分的中原地区，摧毁了大唐帝国的繁荣昌盛，人民流离失所，连刘长卿也要

南下避难。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终于得到平息，但其影响却已一发不可收拾。

各种政治社会矛盾依然存在甚至愈加恶化，经受了战争的洗礼，百姓的生活环

境亦惨遭严重的破坏，处处皆是“耆旧几家残”147的萧条景象。再者，动乱并

 
146 [唐]刘长卿著、[明]汤𨫼辑，<刘随州诗序>，《刘随州集十卷外集一卷》（上海涵芬楼用明

正德刊本影印），页 1。 
147 [唐]刘长卿，<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页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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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随着安史之乱的平定而结束，各地藩镇陆续拥兵自重，动辄造反148，吐蕃、

回纥等外族也趁乱相继侵扰边境，内忧外患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导致唐帝国一蹶

不振，千疮百孔。 

     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尽管刘长卿“不乐意正视眼前的灾变，仍时不

时地要在诗中显示出战乱的投影”149。因此，刘长卿总是选择萧瑟冷寂的意象

来突显战后的荒凉败景。视象方面，诗人会选择直接写出残破的建筑与空荡无

人的光景来形容。在听象方面，刘长卿则会选择用鸟声来进行反衬，如“鸟雀

空城在，榛芜旧路迁”150“闾里相逢少，莺花共寂寥”151 “江上初收战马尘，

莺声柳色待行春”152“孤城尽日空花落，三户无人自鸟啼”153。上述诗句屡屡

出现鸟声、莺声的听象，而“莺啼燕语”一般与春天或其他美好的事物相联系，

刘长卿却以乐景写哀情，鸟声、莺声的自在啼叫，反衬出战后人烟稀少的荒凉

背景。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使大唐盛世土崩瓦解，也在各地造成了不可挽回

的破坏，百姓纷纷流亡迁徙以图存。日复一日，那些曾经遭军马践踏过的地方，

已是人去楼空，只剩残垣败壁，还有归来的鸟儿的啼叫。鸟雀闲啼与萧条之景

的两相映衬，使人不禁陷入一股岑寂的悲感当中。 

     刘长卿早年屡试不第，好不容易在三十多岁时登进士科，欲待释褐，却在

那之前碰上安史之乱，开始他的漂泊人生。在悲剧性命运的笼罩下，诗人内心

抑郁苦闷，难以再唱出高亢入云的盛唐之音。刘长卿的诗歌，体现着“对自身

 
148 当时各地的藩镇将领如李宝臣、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等都具有广大的势力范围，且“各

聚兵数万，始因叛乱得位，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贰，皆连衡盘结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

一池，便飞语有辞，而诸盗完城缮甲，略无宁日。”[后晋]刘昫等著，<本纪第十二德宗上>，

《旧唐书》，卷 12，页 328。 
149 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页 92。 
150 [唐]刘长卿，<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勾当苗税充百官俸钱>，页 286。 
151 [唐]刘长卿，<送朱山人越州贼退后归山阴别业>，页 253。 
152 [唐]刘长卿，<奉送贺若郎中贼推后之杭州>，页 226。 
153 [唐]刘长卿，<使次安陆寄友人>，页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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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身所属群体的共同命运的悲哀，也是对世道和对国家的悲哀。”154在这样

的情况下，刘长卿的听象自然会形成异于盛唐诗的情感基调。 

     以“马嘶”这一听象为例，刘长卿与盛唐诗人王维所表现出来情调便有所

不同。我们比较王维的《从军行》155与刘长卿的《从军行六首·其六》156，就

会发现两者同样以“马嘶”为听象，来营造出悲壮的氛围。但是，王维的“马

嘶”是壮多于悲的，其以慷慨激昂之语，展现出边军将士奋力战斗的英勇身姿，

及建功立业以报效天子的理想，情调雄浑；刘长卿的“马嘶”，则明显悲多于

壮，其以哀痛酸楚之语，表现出边军将士久戍边疆的凄凉身影，并痛批今之将

军不爱恤士卒的行径，情调萧飒。由此可见即使为同一听象，在不同时代不同

诗人的笔下，亦会呈现出有异于彼此的面貌，进而承载不一样的主观情意。岁

月的动乱、现实的严酷、人生的坎坷，都令刘长卿感受到无限的抑郁，进而使

凄冷衰飒的情感主导着诗中听象的表现。 

     我们不妨再以“捣衣声”这一听象为例，比较刘长卿的《月下听砧》157与

李白的《子夜吴歌·其三》158同为捣衣声，李白的是千家万户共同发出来的壮

阔声响，由四面八方的捣衣声汇聚而成长安上方的明月，寄托着对良人可以尽

快平定外敌，早日归来的期望，全诗虽以思念之情为主导，但仍不离盛唐诗歌

的浑厚气象；刘诗则不同，其捣衣声是在一片幽静中缓缓传来的细微声响，一

 
154 黄岚，<刘长卿：“五言长城”开大历诗风>，《安徽文学》2012 年第 6 期，页 1。 
155 “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日暮沙漠垂，战声烟尘里。尽系名

王颈，归来报天子。”[唐]王维著、陈铁民校注，<从军行>，《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

局，1997），页 143。 
156 “草枯秋塞上，望见渔阳郭。胡马嘶一声，汉兵双泪落。谁为吮疮者？此事今人薄。”[唐]

刘长卿，<从军行六首·其六>，页 11-12。 
157 “夜静掩寒城，清砧发何处？声声捣秋月，肠断卢龙戍。未得寄征人，愁霜复愁露。”[唐]

刘长卿，<月下听砧>，页 7。 
158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唐]

李白著、瞿蜕园等校注，<子夜吴歌·其三>，《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页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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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清砧，一寸断肠，全诗不谈边境战乱，不谈平定胡虏，有的只是浓浓的相思

之愁绪，凄怆凛冽，如清砧之音久久不能散去，尽在诉说相隔天涯的痛楚。 

     通过以上两例，我们得以发现，即使是同一听象，盛唐诗人与刘长卿借由

它而形成的意象却是有差别的。王维听见的“马嘶”，是战场上的骏马之鸣叫；

刘长卿听见的“马嘶”，则是北风下的疲马之嘶叫。李白听见的“捣衣声”，

是众人寄予的厚望；刘长卿听见的“捣衣声”，是孤者默默的相思。这与世人

所处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安史之乱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不无关系。盛唐诗自然有

种盛世的蓬勃朝气与无比的自信，表现出来的是壮怀激烈的雄浑之声。但是来

到刘长卿这里，世情的衰竭、世风的缪戾，都扫去了盛世的信心，随之而来的

是衰世带来的不安与彷徨，致使安史之乱后的诗人在其诗中表现出来的，乃是

凄楚悲凉的低迷之音。刘长卿是这些诗人中较为突出的存在，其诗中的听象，

既是对战乱及战后现实的反映，也是充斥着其对于眼前衰世的悲叹。 

 

第二节 孤寂的心声 

 

     刘诗中的听象，包覆着的，是其孤寂的内心。衰蔽的时局、腐败的朝政使

刘长卿意识到前途的渺茫，“学而优则仕”的儒者道路明显在那兵荒马乱的时

代不受待见，纵有满腹经纶与一腔热血，于乱世之中却不为所用，只能发出

“时艰方用武，儒者任浮沉”159的嗟叹。另一方面，因为小人诬陷，使刘长卿

蒙受了一次的牢狱之灾和两次的贬谪之祸，残酷的现实一再打击其为官的热情，

 
159 [唐]刘长卿，<寄万州崔使君>，页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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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喊出“直道天何在，愁容镜亦怜”160的控诉，也无济于事。对于理想的远

去，刘长卿无力追逐；对于现实的压迫，他又无力反驳，于是这份无人理解的

痛楚，只能化作孤寂的心声，写入诗篇。 

     读刘长卿诗歌，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孤独意识，这与他在诗中频繁使

用“孤舟”“孤云”“独鸟”“匹马”等象征孤独心理的意象不无关系。然而，

本节所要论述的，不是这些视觉可见的孤独意象，而是能用以表达刘长卿孤寂

心声的听象。《听弹琴》161便是一首专以琴曲来诉说自己知音难得、不随世俗

的孤寂心境。“文房特借弹琴，以一吐其抑塞之怀耳”162。刘长卿通过表达对

古调《风入松》的偏爱，以及今人不弹的世俗现实，既“表现了不媚流俗，以

古雅自持的精神，同时也表现了自己与外界的隔膜和由此产生的孤独感”163。

由此我们得知，刘长卿孤寂心理的产生，除了有时代环境的因素外，亦由其自

身孤高偏傲的性格所致。 

     《山鸲鹆歌》164是刘诗的一首咏物长篇，以山鸲鹆为譬喻，描述自己含冤

受逐的苦闷，其中所咏之物的鸣叫，更是把诗人孤寂的心声强烈地表达出来。

当然，刘诗更多时候还是以对寂冷景色的描绘，来宛转表达孤寂的心情，如 

“秋江渺渺水空波，越客孤舟欲榜歌”165。为了表达孤寂的心声，这些听象总

 
160 [唐]刘长卿，<非所留系寄张十四>，页 177。 
161 [唐]刘长卿著、储仲君笺注，<听弹琴>，《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

页 111。 
162 [近代]俞陛云，《诗境浅说》（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页 138。 
163 陈顺智，《刘长卿诗歌透视》，页 51。 
164 山鸲鹆，长在此山吟古木。嘲哳相呼响空谷，哀鸣万变如成曲。江南逐臣悲放逐，倚树听之

心断续。巴人峡里自闻猿，燕客水头空击筑。山鸲鹆，一生不及双黄鹄。朝去秋田啄残粟，暮

入寒林啸群族。鸣相逐，啄残粟，食不足。青云杳杳无力飞，白露苍苍抱枝宿。不知何事守空

山，万壑千峰自愁独。[唐]刘长卿，<山鸲鹆歌>，页 463。 
165 [唐]刘长卿，<七里滩重送>，页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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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独的形象出现，而在广阔的天地间，这样的鸣叫虽响，但却充满了无力感，

恰似诗人既孤独又无奈的心境。 

     有时，刘长卿会将听象置于朦胧的背景中，使听象的声响表现被压抑着，

由此形成的意象则暗怀诗人无法自拔的孤寂心情。诗歌如“犬吠寒烟里，鸦鸣

夕照中”166等把听象放置在清冷寂寥的背景里头，使原本就无形的声音变得更

加虚无缥缈。“刘长卿所描绘的景色常常给人一种寒气，这正是因为其中隐藏

了诗人孤独的情绪”167。这种冷色调的背景与诗人孤寂的心声相映照，为刘长

卿的孤独心理更布上一层隔膜，体现了刘长卿与世俗现实的隔阂感与距离感，

以造成其诗歌的沉郁诗风。 

 

第三节 隐逸的呼唤 

 

     包括刘长卿在内的大历诗人，多出生于开元、天宝年间。早年生活于歌舞

升平的太平盛世的他们，却骤然被迫面对安史之乱这一场浩劫，和平的景象瞬

间沦为纷飞的战火，社会的剧变造成诗人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怀念盛世，不

想面对惨痛的现实，于是“当时创作思想的主要倾向，是避开战乱的现实生活，

追求一种宁静闲适、冷落寂寞的生活情调，追求一种清丽的纤弱的美”168。对

宁静闲适的追求，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是实现不到的，只有在清静幽美的山水

林泉间，这种追求才能获得满足。我们能从刘诗中看出他对山水的向往，更有

 
166 [唐]刘长卿，<赠西邻卢少府>，页 500。 
167 朱丹阳，<刘长卿山水诗中的情感内涵分析>，《辽宁师专学报》2009 年第 2 期，页 32。 
168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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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隐逸于山水的憧憬。大自然中的那种清澈空灵的声响，吸引他伫足倾听，

流连忘返。 

     刘长卿喜欢山水清音，以至于他在久未涉足时发出“石涧泉声久不闻”169

的感叹。刘长卿对山水的眷恋，来自于其内心深层对于隐逸的向往。隐逸一直

都是他想要但却没付诸于行动的情怀，如同他自言道：“徘徊未能去，畏共桃

源隔”170。刘长卿的隐逸情怀是被动的，“他每次提出归隐的直接动因，无外

乎厌倦了世俗的繁碌奔波和称赏山林、田园、寺院的秀美幽静”171。于是当刘

长卿每次涉足山水时，其中的清幽声响，仿佛是对他的一种召唤。 

     刘长卿喜欢以山水中的细微声响来渲染一个清幽空灵的境界，如“水声过

幽石”172“夜泉发清响”173，无不捕捉到了自然山水间那细微的天籁之音。要

领略到这些声响，必须静下心来，使心境澄澈，方能感受个中的山水幽意。另

外，“细”“幽”“清”的使用，背后也暗含着诗人的主观情意和心理感受，

以及一定的审美趣味。 

     刘长卿还常描写自然环境的寂静幽深的氛围，在清静的山水间，纷乱的思

绪得到平静，纷扰的世间得以隔绝，如“萝木静蒙蒙，风烟深寂寂”174等，体

现了诗人对寂静环境的欣赏与喜爱。不管有声或无声，其所形成的幽静氛围，

都是自然山水对诗人隐隐的呼唤，可惜诗人一生都未能如愿归隐。 

 

 
169 [唐]刘长卿，<酬灵徹公相招>，页 435。 
170 [唐]刘长卿，<奉陪萧使君入鲍达洞寻灵山寺>，页 427。 
171 刘万川，<解读刘长卿诗中的隐逸>，《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 1 期，页 37。 
172 [唐]刘长卿，<奉陪萧使君入鲍达洞寻灵山寺>，页 427。 
173 [唐]刘长卿，<龙门八咏·水东渡>，页 65。 
174 [唐]刘长卿，<奉陪萧使君入鲍达洞寻灵山寺>，页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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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佛禅之韵 

 

     佛教自东汉传入后，在唐代兴盛起来，尤其禅宗更是广为流行。因此，

唐代诗人对于佛学义理、佛教文化的接受，自然也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唐诗

的文辞表达“趋向于蕴藉深沉、余味曲包，这里分明显现着禅学的痕迹” 175。

刘长卿虽然一生以儒家思想为主，难忘功名事业。但在佛教思潮的耳濡目染下，

其不免也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在艺术思维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刘诗听象有不少来源于诵经声、梵呗声。这些来自佛寺的悠扬深远的声音，

使其部分诗歌带有佛禅的元素。首先，这些悠远的缭绕的声音，为刘诗营造出

一种清幽渺远的境界，使人体味不尽。《秋夜北山精舍观体如师梵》176这首诗

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虚空飘渺的世界，诗人的思绪随着阵阵梵呗遍布空山，感

受到秋远月闲，一片清静，而渐渐散入夜空、散入世间。此时的诗人，因为听

梵而感受到片刻的宁静，获得心灵上的休憩。 

     刘诗喜欢用钟磬之音来营造出寂静深幽的境界，但在这境界之中，却隐含

着诗人的一种惆怅心绪。《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过法崇禅师故居》177中

的钟声打破环境的空寂和静谧，穿透云层悠悠传来，令人顿生澄澈明净之感，

但诗末却出现了“惆怅”这一个情绪词，也是诗人情绪的直接表现。“惆怅”

一词常常出现在刘诗中，佛家说七情六欲皆为虚妄，受佛教熏陶的刘长卿何以

惆怅不断？这是因为刘长卿并没有把佛教当成其第一人生信仰，佛教只是他在

 
175 陈伯海，《唐诗学引论》，页 56。 
176 “焚香奏仙呗，向夕遍空山。清切兼秋远，威仪对月闲。静分岩响答，散逐海潮还。幸得风

吹去，随人到世间。”[唐]刘长卿，<秋夜北山精舍观体如师梵>，页 465。 
177 “山僧候谷口，石路拂莓苔。深入泉源去，遥从树杪回。香随青霭散，钟过白云来。野雪空

斋掩，山风古殿开。桂寒知自发，松老问谁栽？惆怅湘江水，何人更渡杯。”[唐]刘长卿，<自

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过法崇禅师故居>，页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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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遭到挫折后，得以暂且忘掉世俗烦恼的心灵避风港。“在他追求佛禅的

人生道路上，一直都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就是世俗官场上的起落浮沉给他

造成的失意与挫败感。”178于是，这种由世俗引起而时时萦绕其心间惆怅心理，

成了他无法透彻领悟佛理的原因。 

     尽管刘长卿没有真正的去学佛悟道，但是佛教思想在其诗歌创作与审美趣

味上还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刘长卿喜欢通过描绘自然的寂静、幽清、

淡远与空灵氛围，来寄托其对佛禅的参悟。在视象上表现为“溪花与禅意，相

对亦忘言”179；在听象上则表现为“梦闲闻细响，虑澹对清漪”180。此外，刘

诗中诸多动静相印的例句，皆让人见寂静于流动，见虚无于充斥，如“寒磬满

空林”181“万壑遍疏钟”182等等，以悠扬之钟磬，来烘托一片空灵深幽。在声

响的恍惚摇曳间，刘长卿得以摆脱尘世间的挂碍，寻得心灵上的超脱，并领略

到禅意。刘长卿以禅定之心来观照自然山水中景色与声响之间的这种相对辩证

关系，并得出了“动静皆无意，唯应达者知”183的结论，其实就是佛所谓之

“性空”。诸法由因缘生，故无自性，万事万物都是条件相加的结果，并非自

身本质，所以动与静也都是无意识的行为。 

 

 

 

 

 
178 胡小勇，《佛教思想和刘长卿的诗歌创作》（长沙：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论文，

2009），页 32。 
179 [唐]刘长卿，<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页 84。 
180 [唐]刘长卿，<和灵一上人新泉>，页 242。 
181 [唐]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页 276。 
182 [唐]刘长卿，<栖霞寺东峰寻南齐明征君故>，页 512。 
183 [唐]刘长卿，<和灵一上人新泉>，页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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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对刘长卿诗中的听象进行了简要的梳理与论述。作为物象的特征之一，

声音也是物象在诗歌中的一种呈示，理应获得重视。本文除了整理并概述了刘

诗中的各种听象，也尝试分析了其美学表现和其所折射出的诗人之思想心态。

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听象的涵盖量大，无法在篇幅有限的论文中去一一进行仔细

的探究，只能进行局部性和针对性的论述。 

     作为组成意象的一部分，听象也以其不可忽略的作用，在刘诗中大放异彩。

刘长卿的听象既表现了个体，也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听象虽然在数

量上不及视象，但是在艺术表现上却丝毫不逊色，有时甚至比视象来得强烈。

因此，以声音为切入点去进行意象研究，并考察诗人意象风貌，是可行且有价

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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